
【作者速寫】陳琮明

先生，陸軍官校畢業

，服役陸軍至八十年

退伍，翌年考取特考

，轉任公職迄今。
——八、九歲那年的端午節，我不知受了什麼委屈，氣

得全身發抖；媽媽以為我餓過頭，哄我趕快吃粽子填肚子，

在媽媽的呵護下，吃飽了，居然不氣不抖了！

建國三村過端節

端午節專刊中華民國一〇二年六月十二日 星期三

小
時
候
家
境
清
寒
，
兄
弟
姊
妹
六
人

最
喜
歡
過
年
節
，
因
為
能
吃
好
穿
好
，
享

受
那
股
濃
濃
的
年
節
氣
氛
。

每
逢
端
午
，
知
道
媽
媽
要
包
粽
子
，

都
興
奮
地
幫
忙
刷
洗
粽
葉
，
看
她
裝
糯
米

、
包
餡
料
，
然
後
用
細
麻
繩
捆
綁
。
蒸
好

後
，
她
又
提
著
一
串
串
粽
子
，
與
博
愛
新

村
的
左
鄰
右
舍
伯
伯
、
媽
媽
們
，
交
換
特

有
家
鄉
風
味
的
粽
子
，
我
們
吃
得
口
角
流

涎
、
肚
子
滾
圓
；
而
結
合
各
式
粽
香
的
濃

情
，
縈
繞
心
頭
，
永
難
忘
懷
。

父
親
聞
學
信
先
生
，
早
年
考
進
測
量

學
校
，
隨
軍
來
臺
，
服
務
於
聯
勤
測
量
學

校
，
和
母
親
周
玉
女
士
攜
手
撐
持
這
一
大

家
。
他
得
空
喜
歡
和
兒
女
聊
天
講
故
事
，

傳
承
人
生
閱
歷
和
文
化
典
故
。

有
一
年
端
午
節
，
父
親
帶
著
一
家
人

到
山
上
農
舍
，
除
了
講
講
屈
原
和
龍
舟
等

流
傳
的
故
事
，
又
說
起
咱
們
雲
南
故
鄉
過

端
午
舊
俗
，
流
行
吃
花
生
及
桃
李
，
表
示

長
壽
與
子
孫
眾
多
之
意
，
另
喜
佩
戴
葫
蘆

以
避
邪
驅
疫
。
此
外
，
又
提
到
其
他
各
地

除
五
毒
的
習
俗
，
例
如
河
北
吃
有
五
毒
花

紋
的
五
毒
餅
；
山
東
給
小
孩
纏
七
色
線
，

在
鞋
面
畫
五
毒
蟲
；
山
西
男
女
戴
艾
葉
以

去
疾
；
陝
西
以
菖
蒲
、
艾
草
、
紙
牛
，
貼

門
上
，
為
鎮
病
；
南
京
以
清
水
加
雄
黃
來

洗
眼
睛
，
稱
破
火
眼
；
江
西
用
百
草
水
洗

浴
；
湖
北
食
粽
、
飲
菖
蒲
酒
；
廣
東
燒
符

水
洗
手
眼
後
，
灑
於
門
外
，
稱
為
送
災
難

；
民
眾
將
端
節
加
入
了
夏
令
衛
生
概
念
。

進
入
軍
校
，
餐
桌
總
有
應
景
粽
子
，

因
少
了
幼
時
那
種
熱
鬧
氣
氛
和
期
待
心
情

，
吃
粽
子
成
了
思
鄉
和
戀
舊
情
懷
。

和
妻
子
交
往
後
的
第
一
次
端
午
節
，

二
人
到
碧
潭
觀
看
賽
龍
舟
，
一
艘
艘
鮮
艷

的
龍
舟
，
在
鑼
鼓
、
吆
喝
聲
中
，
奮
力
向

前
，
熱
鬧
滾
滾
；
我
這
臺
中
來
的
人
，
也

跟
著
吶
喊
加
油
，
親
身
體
會
活
力
端
午
的

臨
場
氣
氛
。

兄
弟
姊
妹
陸
續
成
家
後
，
端
午
節
也

成
了
大
夥
團
聚
的
三
大
節
日
之
一
；
第
三

代
出
生
，
堂
表
兄
弟
妹
相
互
玩
樂
、
親
近

，
爸
媽
含
貽
弄
孫
之
餘
，
我
們
也
趁
機
交

換
工
作
經
驗
，
相
互
鼓
勵
；
兒
女
教
育
心

得
，
自
然
也
是
妯
娌
間
的
話
題
。

父
親
年
高
九
十
，
自
己
也
升
格
當
外

公
，
在
炎
夏
抱
著
未
滿
月
的
外
孫
女
，
迎

接
端
午
節
。
回
顧
近
一
甲
子
，
我
們
一
家

八
口
，
分
枝
散
葉
，
到
了
年
節
相
聚
，
有

如
端
節
的
粽
子
，
用
戀
家
的
絲
繩
，
把
大

夥
串
在
一
起
；
吃
粽
子
不
再
只
為
口
腹
，

而
是
重
敘
兒
時
那
股
暖
暖
的
粽
香
舊
情
。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聞
振
民
先
生
，

陸
軍
財
經
學
校
畢
業
，
服
役
陸

軍
近
三
十
年
，
至
九
十
三
年
退

伍
後
，
從
事
志
工
服
務
迄
今
。

我
國
一
年
三
大
節
日
中
，
端
午
節

最
特
別
。

首
先
，
是
名
稱
多
，
如
端
陽
節
、

端
午
節
、
午
日
節
、
中
天
節
、
五
月
節

、
五
日
節
、
端
五
節
、
重
五
節
、
午
節

、
夏
節
、
艾
節
、
蒲
節
、
詩
人
節
、
墨

客
節
等
十
幾
個
。

其
次
，
是
過
節
的
名
堂
多
，
如
包

粽
子
、
蒸
馬
糕
、
繫
五
綵
絲
、
掛
鍾
馗

像
、
製
香
袋
、
作
赤
靈
符
、
插
蒲
艾
、

贈
角
黍
、
飲
菖
蒲
酒
及
雄
黃
酒
、
洗
艾

草
澡
、
大
掃
除
、
龍
舟
競
渡
、
詩
社
吟

咏
…
…
等
等
。

再
者
，
節
日
的
起
源
傳
說
也
多
，

有
說
是
源
自
三
代
時
的
夏
至
節
，
有
說

是
紀
念
屈
原
投
江
，
有
說
是
紀
念
伍
子

胥
，
也
有
說
是
紀
念
孝
女
曹
娥
，
不
一

而
足
。這

些
掌
故
和
活
動
，
耳
熟
能
詳
，

不
禁
想
起
兒
時
在
故
鄉
福
建
莆
田
過
端

午
的
情
景
。

故
鄉
莆
田
有
一
首
端
午
節
童
謠
：

「
初
一
糕
，
初
二
粽
，
初
三
螺
，
初
四

艾
，
初
五
吃
一
天
，
初
六
嘴
空
空
！
」

可
以
想
像
到
莆
田
人
過
端
午
的
情
形
；

農
曆
五
月
初
一
要
蒸
馬
糕
，
初
二
要
全

家
大
小
圍
在
一
起
包
粽
子
，
初
三
要
煮

白
螺
吃
，
初
四
要
在
門
上
插
艾
草
、
菖

蒲
，
張
貼
鍾
馗
畫
像
；
初
五
是
端
午
節

正
日
，
這
天
要
大
吃
大
喝
，
觀
賞
龍
舟

競
渡
；
到
初
六
東
西
吃
光
了
，
嘴
巴
也

就
沒
得
吃
了
！

其
實
，
還
有
一
件
事
沒
有
編
入
歌

謠
，
就
是
「
製
香
包
」
，
凡
是
家
中
有

女
孩
子
的
，
到
了
會
拿
針
線
的
年
華
，

在
節
前
就
開
始
動
手
縫
製
香
包
；
纖
細

巧
手
，
會
在
香
包
上
繡
上
各
種
花
卉
動

物
，
包
內
塞
滿
各
種
香
料
，
端
午
節
懸

掛
胸
前
，
既
有
芬
芳
氣
味
，
又
可
避
邪

驅
魔
，
尤
其
是
十
來
歲
的
姑
娘
們
，
彼

此
展
示
工
巧
，
互
相
觀
摩
香
包
繡
藝
，

成
為
女
孩
子
過
端
午
節
的
考
驗
。

莆
田
人
過
端
午
節
叫
「
午
日
節
」

或
「
五
日
節
」
，
歌
謠
中
的
「
初
三
螺

」
，
外
地
人
可
能
不
大
瞭
解
；
原
來
沿

海
一
帶
每
年
五
月
間
盛
產
「
白
螺
」
，

也
有
寫
成
「
麥
螺
」
，
這
種
螺
螄
，
個

粒
不
大
，
肉
嫩
味
美
，
煮
熟
後
先
敲
碎

其
螺
尾
，
然
後
用
嘴
唇
對
螺
口
吸
出
螺

肉
，
慢
慢
嚼
食
，
津
津
有
味
。
還
有
傳

說
是
：
「
午
日
節
初
三
吮
白
螺
，
保
證

你
脖
子
不
會
粗
。
」
如
果
脖
子
又
粗
又

短
，
那
有
多
醜
！
初
三
吸
食
白
螺
，
會

增
長
脖
子
，
那
當
然
好
！

追
憶
幼
時
在
故
鄉
過
午
日
節
的
情

景
，
迄
今
已
逾
七
十
多
年
，
留
存
在
腦

海
中
最
深
刻
的
兩
項
活
動
，
就
是
觀
看

龍
舟
競
渡
與
飲
雄
黃
酒
，
前
者
常
有
很

多
報
導
，
唯
獨
後
者
，
使
我
印
象
深
刻

，
彷
如
昨
日
。

當
年
我
才
十
來
歲
吧
？
五
月
初
五

那
天
，
母
親
一
大
早
就
上
山
去
採
摘
好

幾
樣
草
藥
，
捆
成
一
束
，
放
在
大
鍋
裡

熬
煮
，
湯
成
褐
色
，
然
後
摻
在
浴
澡
盆

裡
，
為
家
裡
的
小
孩
洗
澡
；
一
個
個
洗

乾
淨
後
，
再
用
一
碗
濃
濃
的
雄
黃
酒
塗

抹
在
孩
子
頭
頂
、
脖
子
上
、
肚
臍
眼
、

腳
板
心
，
全
身
塗
得
紅
紅
的
，
又
在
額

頭
用
雄
黃
酒
寫
個
「
王
」
字
，
孩
子
們

彼
此
相
視
，
都
不
禁
失
笑
。

原
來
前
幾
天
母
親
就
買
了
一
包
雄

黃
粉
，
在
端
午
這
天
，
把
雄
黃
粉
遍
撒

在
房
子
每
個
潮
濕
陰
暗
的
角
落
。
另
以

少
許
泡
米
酒
，
要
家
人
在
當
天
喝
一
口

；
至
於
沉
澱
在
底
下
較
濃
的
部
分
，
就

塗
抹
在
孩
子
們
身
上
。

因
為
雄
黃
酒
味
道
難
聞
，
實
在
不

好
受
，
我
們
原
不
肯
喝
，
不
過
聽
了
母

親
說
：
「
雄
黃
酒
會
驅
毒
避
邪
，
飲
了

雄
黃
酒
，
病
魔
都
遠
走
。
」
只
得
揑
着

鼻
子
沾
一
小
口
。

長
大
後
，
查
閱
雄
黃
的
資
料
，
才

知
道
那
東
西
也
叫
石
黃
、
黃
金
石
、
鷄

冠
石
，
辛
而
有
毒
，
是
含
砷
的
硫
化
物

，
雌
雄
伴
生
，
有
鴛
鴦
礦
石
之
稱
，
可

以
入
藥
治
病
，
在
《
本
草
》
中
指
出
：

「
搜
肝
強
脾
，
散
百
節
大
風
，
殺
百
蟲

，
辟
鬼
魅
，
治
驚
癎
痰
涎
，
頭
痛
眩
暈

，
暴
瘧
辟
痢
，
泄
瀉
積
聚
，
又
能
化
血

為
水
，
治
癆
疳
瘡
疥
及
蛇
傷
。
」

雄
黃
既
是
含
砷
化
硫
的
礦
物
，
即

俗
稱
之
砒
霜
，
內
有
劇
毒
；
只
是
古
人

常
識
欠
缺
，
僅
知
在
春
夏
交
界
之
際
，

癘
疫
叢
生
，
百
毒
俱
發
，
鄉
下
人
為
了

防
疫
殺
菌
，
乃
借
雄
黃
之
毒
性
，
展
開

衛
生
消
毒
，
猶
如
今
日
之
噴
灑
消
毒
劑

，
也
是
為
了
殺
菌
除
毒
。
但
如
拿
來
飲

用
會
毒
死
人
，
何
以
古
人
用
來
泡
酒
？

名
曰
雄
黃
酒
，
令
人
不
解
。
幸
虧
長
輩

知
道
那
酒
多
飲
會
喪
命
，
所
以
母
親
限

定
只
沾
一
小
口
來
消
毒
。

端
午
節
雖
具
有
許
多
紀
念
意
義
，

但
天
氣
適
逢
盛
夏
，
各
種
病
毒
蠢
蠢
欲

動
，
鄉
人
也
知
道
及
時
防
疫
消
毒
，
確

保
居
家
衛
生
和
兒
童
健
康
，
故
以
雄
黃

驅
毒
。
所
以
這
一
天
，
可
多
加
個
名
稱

，
也
就
是
民
間
的
「
防
疫
節
」
。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吳
東
權

先
生
，
民
國
三
十
九

年
考
上
政
戰
學
校
，

四
十
四
年
奉
調
空
軍
電

台
，
六
十
年
退
伍
。
著

作
等
身
，
曾
獲
頒
國
軍

文
藝
金
像
獎
等
獎
項
，

現
任
中
華
民
國
專
欄
作

家
協
會
常
務
理
事
。

端
午
與

防
疫

—
—

五
月
初
五
那
天
，
母
親
一
大

早
就
上
山
去
採
摘
好
幾
樣
草
藥
，
捆

成
一
束
，
放
在
大
鍋
裡
熬
煮
，
湯
成

褐
色
，
然
後
摻
在
浴
澡
盆
裡
，
為
家

裡
的
小
孩
洗
澡⋯

⋯

日
前
逛
賣
場
看
見
各
式
粽
子
，
思
緒

瞬
間
回
到
四
十
多
年
前
，
在
虎
尾
建
國
三

村
伴
我
成
長
的
眷
村
媽
媽
們
，
真
是
集
十

八
般
技
藝
於
一
身
，
無
論
煮
食
、
理
家
、

女
紅
，
或
是
粗
活
、
細
活
都
難
不
倒
，
原

因
自
然
是
為
了
個
「
窮
」
字
；
在
那
年
代

，
單
靠
父
親
微
薄
軍
餉
僅
能
糊
口
，
想
過

好
日
子
，
凡
事
就
得
自
己
動
手
。

端
午
節
在
五
十
年
代
可
是
個
大
節
日

，
為
了
迎
佳
節
，
各
家
戶
的
媽
媽
們
，
忙

著
採
買
糯
米
、
豬
肉
、
花
生
、
紅
蔥
頭
等

食
材
；
我
們
這
些
小
蘿
蔔
頭
也
沒
閒
著
，

悄
悄
到
附
近
竹
林
園
中
，
採
集
寬
大
竹
葉

好
包
粽
，
撿
拾
枯
枝
碎
木
當
柴
火
；
而
端

午
當
天
，
在
家
門
所
插
的
艾
草
及
蒲
葉
，

也
是
去
田
邊
、
水
溝
邊
收
集
的
。

回
來
便
幫
著
洗
粽
葉
，
打
打
雜
，

畢
竟
包
粽
子
在
我
們
幼
童
眼
裡
，

簡
直
是
高
難
度
專
業
，
幫
這
忙
，

弄
不
好
只
會
是
「
搞
破
壞
」
。

媽
媽
陳
宋
順
秀
女
士
純
熟
地

摺
葉
、
包
餡
，
綁
成
一
顆
顆
、
一

串
串
粽
子
，
一
邊
生
火
燒
開
水
，

前
前
後
後
得
忙
上
好
幾
個
鐘
頭
，

才
得
以
供
一
家
人
解
饞
。

我
家
還
有
一
樣
端
節
美
食
，

就
是
茶
葉
蛋
；
家
中
養
雞
，
吃
蛋

沒
啥
問
題
，
而
且
端
節
正
午
的
立

蛋
活
動
最
好
用
。
至
於
雄
黃
酒
，

我
家
好
像
沒
出
現
過
。

有
件
事
印
象
很
深
，
在
八
、
九
歲
那

年
的
端
午
節
，
我
不
知
受
了
什
麼
委
屈
，

氣
得
全
身
發
抖
；
媽
媽
以
為
我
餓
過
頭
，

哄
我
趕
快
吃
粽
子
填
肚
子
；
在
媽
媽
的
呵

護
下
，
吃
飽
了
，
居
然
不
氣
不
抖
了
！

建
國
三
村
住
戶
，
各
省
分
的
人
都
有

，
粽
子
種
類
繁
多
，
北
方
、
南
方
及
鹼
粽

，
相
互
交
流
，
激
盪
出
濃
厚
人
情
味
。

早
期
眷
村
生
活
清
苦
，
家
計
負
擔
重

，
家
家
戶
戶
幾
乎
都
養
蛋
雞
為
副
業
，
童

伴
們
幫
忙
餵
雞
、
撿
蛋
、
清
雞
糞
，
村
中

總
瀰
漫
雞
糞
味
。
每
逢
年
節
，
眷
村
媽
媽

們
忙
著
準
備
應
景
食
材
，
如
包
粽
子
、
灌

香
腸
、
醃
臘
肉
、
搓
湯
圓
等
，
好
不
熱
鬧

，
那
特
有
風
味
，
令
人
垂
涎
欲
滴
。

建
國
三
村
住
戶
只
有
二
十
五
家
，
然

佔
地
廣
，
且
設
有
紀
念
空
軍
烈
士
葉
拯
民

的
原
空
軍
子
弟
小
學
「
拯
民
國
小
」
，
村

子
自
成
一
格
。
父
親
陳
志
標
先
生
，
自
三

十
八
年
帶
著
母
親
和
大
哥
、
大
姊
隨
軍
來

臺
，
服
役
嘉
義
水
上
機
場
，
配
住
此
村
，

又
相
繼
生
到
排
行
老
六
的
我
。
和
村
中
各

戶
相
似
，
第
二
代
出
生
的
孩
童
多
，
相
處

融
洽
如
同
手
足
，
時
時
充
滿
歡
鬧
聲
。
孩

子
群
中
有
孩
子
王
，
常
於
夜
晚
或
假
日
，

帶
頭
騎
單
車
至
虎
尾
街
上
吃
臭
豆
腐
、
蜜

豆
冰
；
拯
民
國
小
更
成
為
孩
子
們
，
假
日

及
晚
飯
後
的
遊
樂
場
。

虎
尾
空
軍
眷
村
原
有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
四
村
，
為
日
式
房
舍
，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間

轉
為
眷
舍
；
七
十
八
年
間
，
三
、
四
村
居

民
遷
入
在
廉
使
里
新
建
的
「
建
國
新
城
」

，
建
國
四
村
原
址
拆
除
，
改
建
為
雲
林
第

二
監
獄
；
但
建
國
三
村
中
因
設
有
「
拯
民

國
小
」
，
僅
拆
除
部
分
房
舍
。
九
十
三
年

間
，
三
、
四
村
眷
戶
再
遷
移
至
北
港
新
建

的
十
餘
層
「
建
國
國
宅
」
。

七
十
九
年
和
妻
莊
璧
霞
婚
後
，
長
女

、
長
子
接
連
出
生
，
建
國
新
城
舊
家
不
敷

使
用
，
乃
於
八
十
三
年
底
另
覓
新
居
。
近

二
十
年
來
，
每
於
夢
中
回
到
熟
悉
的
眷
村

，
和
諸
位
長
輩
們
重
敘
童
年
情
景
，
夢
醒

時
仍
久
久
不
能
自
已
。
有
時
到
老
舊
眷
舍

遺
址
，
回
憶
往
日
歡
笑
，
祈
望
建
國
三
村

長
輩
及
同
伴
們
都
健
康
、
幸
福
。

民國七十年，陳琮明（左一）和父、

母親及兄嫂合影於虎尾建國三村 。

吳東權、項登華夫婦（前排左三、左二）三代

同堂，於自家所攝全家福。

河
南
老
家
，
每
年
夏
季

，
黃
河
及
淮
河
常
泛
濫
成
災
，

百
姓
務
農
貧
困
，
大
都
不
識
字

，
有
關
端
午
節
的
故
事
所
知
不

多
，
既
不
識
屈
原
，
也
不
知
道

吃
粽
子
的
習
俗
。

家
鄉
人
到
了
端
午
節
，

作
母
親
最
感
重
要
的
事
，
是
要

為
孩
子
製
作
香
袋
，
掛
在
頸
上

胸
前
以
避
邪
；
同
時
調
製
雄
黃

酒
，
塗
在
幼
童
七
竅
和
肚
臍
，

以
防
蛇
、
蠍
、
蜈
蚣
、
壁
虎
及

蟾
蜍
等
五
種
毒
蟲
侵
害
，
以
待

秋
冬
季
節
一
到
，
五
蟲
冬
眠
，

才
能
安
心
。

早
年
從
清
明
至
端
午
，

鄉
人
吃
的
「
菜

蟒
」
，
以
韭
菜

攪
拌
雞
蛋
，
用

兩
張
薄
餅
捲
成

如
蟒
形
長
捲
，

盤
旋
置
於
蒸
籠

，
或
以
土
話
說

的
「
鏊
子
」
大

炕
加
以
烹
熟
；

菲
菜
是
自
家
種

的
，
蛋
自
然
也

是
飼
養
雞
所
生

的
。
遇
上
豐
年

，
有
極
少
數
人

家
，
能
以
麻
油

炸
油
條
吃
。

不
過
，
今
日
老
家
受
到

傳
統
端
午
吃
粽
習
俗
影
響
，
數

年
前
返
鄉
探
親
，
見
到
鄉
人
已

和
江
南
人
一
樣
，
也
在
端
節
包

粽
子
吃
了
！

我
們
來
臺
逾
一
甲
子
，

過
端
午
都
隨
俗
吃
粽
子
，
看
看

龍
舟
競
賽
的
報
導
；
幾
年
前
，

內
子
邱
月
娥
參
加
附
近
大
南
國

小
夜
間
部
成
人
建
教
班
，
導
師

蔡
同
宇
女
士
在
端
午
節
前
，
特

別
教
導
學
員
製
作
香
袋
，
不
禁

讓
我
聯
想
起
幼
時
過
端
節
佩
香

袋
的
情
景
，
再
次
升
起
「
倍
思

親
」
的
心
緒
。

呂元川妻子邱月娥（左一）和大南國

小成人建教班的同學，開心展示自製的端

午香袋。

【作者速寫】呂元川先生，

民國三十八年春隨裝甲兵部

隊來臺；四十四年退伍，轉

任谷關八仙山巡山員，至

七十三年退休。
——作母親最感重要的事，是要為孩子

製作香袋，掛在頸上胸前以避邪⋯⋯

民國七十三年端午節，聞振民、張信麗（左二、左

一）夫婦攜子返家，和父母（後排左五、左四）及兄弟姊

妹聚餐。

端
陽
憶
舊

—
—

兄
弟
姊
妹
陸
續
成
家

後
，
端
午
節
成
了
大
夥
團
聚

的
三
大
節
日
之
一⋯

⋯

每逢端節倍思親


